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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病了，住进了普洱市
中医医院风湿科。

主治医生小杨耐心而又
温柔，来查房时随手就会摸
摸母亲的额头，甚至会用手
轻拍母亲的脸颊说：“老人
家，好好养病，会好起来
的。”母亲本来就耳背，
由于器官衰竭，还会胡
言乱语，没想到小杨
医生这句话她却听
得十分清楚，竟回
答道：“是啦，就靠
你们医生帮打针
啦。”在旁人被
逗 笑 的 声 音
里，我有些感
动地望着小
杨医生，心
里 知 道 ，
就 是 这
摸摸母
亲 的
额头，
轻拍

一下她的脸，女儿一般亲昵的动
作，把母亲沉迷的神情给唤醒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小杨医生给
过许多诊疗方案，几天以后，母亲
整个人的气色好多了。有一天，在
母亲病房里，我一个转身忽然看见
小杨医生没穿白大褂站在病房里，
连忙打招呼说：“杨医生你来了，今
天周末还上班呀？”她说，今天她休
息，只是不放心老人，过来看看。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敬佩之心油然
而生。

有一天中午因为太忙，快到一
点钟我才提个饭兜进了医院，碰到
科室主任魏医生，见她也提个饭兜
小跑着进医院，见了我她先打招
呼：“你也这时候才来送饭？”我说
没办法，上午有点忙，现在才有
时间。她接着说道：“下次你忙不
过来的时候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
送去给老人吃。”我十分不好意思
地拒绝了。她说，没什么，反正我
们也忙，经常就在医院旁边就近吃
点，给老人弄点也方便。她没看出
来我当时整个心都被融化了，一个
科室的主任都能给一个患者家属
说这样的话，她不仅能做到，她还
带动了她手下的所有医生护士把
患者当家人，贴心帮助，用一言一
行践行着医者仁心的情怀。

被这样的诸多细节感动着的
日子陪伴着我，去医院反而成了一
种“愉悦”。有一次站在该科室的
工作人员公示栏前，发现这个科室
是风湿科、皮肤病科和民族医药
科三科合一。再细看，发现全是
女性，我回头问从身边走过的
一位护士：“你们科全是女的
吗？”她笑着回答：“是的，没
有男的。”

哦，清一色的女子，仿
佛一片寒冬里开放的暖
春花，把春的消息和温
暖带给我以及许多家
属和患者。

冬季还没有过
去，却发现山上、路
边，许多花儿已经
开放，或者说压根
就没把冬天放在
眼里，看上去好
多花都开了好
久了。欣赏
着寒冬里各
种怒放的
鲜花，心
情特别
好。

一直想从景东彝族自治县城翻越
无量山到澜沧江边看一看，可一直未能
成行。

机缘巧合，竟然在无意间得以成
行。尽管有部分小路修成了公路，通
行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从选定的路
线翻越无量山，还是得中途投宿农
家。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趁太阳还挂在山头，我立刻向山
腰张望。不远处有一户人家，
房屋旁边的花果树和菜地表
明应该有人居住。与同行的
好友简单交流后，决定投宿
在此。

从远处望去，房子修
在很陡的山坡中间平整
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屋
顶盖的是无量山十分
具有特色的石板，一
个墙洞正对着我们
站立的方位，那是
老房子特有的排
烟口，原本红色
的土墙一大部
分已经被熏成
了黑色。正
是太阳将要
落山时，一
缕炊烟缓
缓 从 洞
里 排
出，在
深 秋
略
显

寒冷的无量山间一下子让人温暖。
入户的小路上鸡爪和狗爪的痕迹

清晰可见。小路左边山坡上，有一片菜
地，尽管已是深秋，但菜地依旧一片青
翠，多种蔬菜看似杂乱无章但界限分明
地点缀其间，看得出主人的勤劳。

大门开着，我们向里张望，院子里
传出土狗的叫声。在大山深处的人家，
有狗才有人。“有人在家吗？狗会不会
咬人？”不见主人出来，伙伴在门口站定
对着里面大喊。一阵呵斥的声音传来，
随之一位老大娘从墙边走了出来，头上
戴着一顶嫩黄的毛线帽。

“进来吧，狗不会咬人。快进来
坐！”大娘朝我们不停地打着招呼，左手
顺手摸摸黄狗的脖子。大门里面的屋
檐上，钉着一个简易电闸。大门的右手
边就是厨房。屋内光线很暗，火塘里燃
烧着柴火。一位老大爷蹲在火塘边，抽
着旱烟袋，脚下放着一个酒壶和一只白
瓷酒盅。看到我们进来，慢悠悠转过身
来招呼：“进来进来，跟我喝上一杯！”然
后站起身来从火塘上取下一块黝黑的
干巴放进火塘中，再到墙洞里拿了两个
白瓷酒盅回来坐下。

我与同行好友把随身物品往厨房
的角落一放，走到火塘边坐下。大爷又
变戏法式地从脚边端出一碗核桃、一碗
南瓜子，拿起火塘边的酒壶给我俩倒上
两杯酒，也不说话，端起自己的酒杯缓
缓喝了一口酒，然后转身去翻了翻火塘
里的干巴。

大娘此时不见踪影。一杯酒刚喝
完，大爷为我们斟满第二杯酒的时候，
大娘回来了，背上的箩筐内盛满新摘的
蔬菜。大爷转身从火塘内取出干巴，撕
下了表面厚厚的一层，又将它投入火
塘。撕下的一层被大爷分成细条放在
桌上，随手给每人递了一条。

“你们从哪里来？镇上的？还是县
里的？”大爷打破沉默。

“我们是从县城过来的，要翻过山
到那边去。”我回答道。

也许是多年没有人徒步翻越无量

山了，大爷连说了好几声：“难！难啊！
好难啊！”“在这里住一宿，明早我带你
们翻过山岭吧！两个年轻人去太危
险。”大爷热情地说。

“正有打扰之意，不过明早还是我
们自己去就行了。我这个伴曾经走过
一次。”我指了指伙伴和大爷说道。

“不一样喽，估计你们连路都找不
着了。年轻人别犟，听大爷的。”谈话间
大娘已经开始摆菜了，一碗腊肉、一盆
青菜汤、一盘腌菜炒豆尖，大爷顺手又
抓出干巴，全部撕成条，用一个盘子装
了端到桌上。“今晚好好陪大爷喝几杯，
明早一早跟你们走一程，我顺便去山里
找点东西。”大爷的口气不容置疑。

天慢慢黑了，不知道是火塘里的火
苗映衬还是喝了酒的缘故，大爷的脸变
得通红，声音也逐渐高了起来。这一夜
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无量山的传说和大
爷年轻时的英雄故事。

不记得什么时候睡下了。第二天
一早被喷香的气味引诱醒来，火塘边不
大的空地上，棕垫和棉絮跟素色的被单
和绣有牡丹的大红色被套显得极为不
搭。起身往火塘上看去，黝黑的锣锅
里，土鸡汤翻滚着，一下子馋得口水流
了下来。

太阳刚刚照到老房子的时候，我们
已经吃好了早饭。饭后，大爷为我们烤
了一罐茶，喝了一会后还帮我们把随身
携带的水壶加满，然后披上蓑衣穿上一
双土黄色的新塑料凉鞋，背上一个用碎
布缝成的背包，拿起一根黝黑的木棍，
一声：“走了。”就从厨房往大门方向走
去。

谢过大娘，我和伙伴走到院子。我
回头看了一眼，大娘站在火塘边向外张
望着，目光中充满不舍，她身旁的黄狗
目光中更是流露出眷念。

我突然感觉有点心痛：在现代社会
中还在深山坚守的两位老人，会不会在
我们走后，围坐在火塘边静待天色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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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无量山人家
▱罗青

寒冬里的暖春花
▱彭绍盟

“镇守边关、视死如归”，八个大字
气势如虹。

身前是国门，身后是家园！边境疫
情防控态势严峻，我作为众多强边固防
突击队员中的一名，在富有诗意的“小
雪”节气抵达了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公信乡公信村永红村民小组的中
缅边境最前线，在南卡江中方一侧的橡
胶林里的一线抵边哨卡进行驻守。

孟连与缅甸南卡江隔江相望。南
卡江是萨尔温江水系支流，自北向南流
至孟连县西南后流入缅甸。一位孟连
本地的突击队员告诉我，孟连县公信乡
有着二十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境外的山
水相连，这里的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着诸
多困难与挑战。

在孟连县公信乡群山密林中的边
境线上，只见新修建的物理拦阻设施延
绵不绝，形成第一道防堵境外疫情输入
的物理屏障。由民兵、村民、干部组成
的巡守人员24小时蹲守，一个个建在橡
胶林里的边境一线的哨卡点，实现点点
相望和呼应。

我们值守的抵边哨卡就半掩半露
地在橡胶林中。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
红。现在正值寒冬，虽然哨卡建在湿热
的江边，却也泛起了阵阵寒意。但我们
突击队员心里更多的还是温暖，因为我
们以一个突击队员的身份在戍边镇守，
为边境疫情防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
一件光荣的事情。

橡胶林中的哨卡，远离尘世喧嚣，
这里没有污浊的空气，没有城市的吵
嚷，虽有潺潺声响，宁静而雅致。这里
仿佛是个纯净的世界，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一片绿色，站可登高望远，坐即隐
没林海。凡是文人雅士，没有不喜欢山
水的，古代文人名士，有一种消遣，叫居
于山斋。这里沿江两岸处处是橡胶林，

掩映在橡胶林的抵边哨卡虽然很简陋，
但在这里正如刘禹锡《陋室铭》所说：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

白天黑夜队员们每天实行轮班巡
逻和值守。队员们都要在山林间穿梭
巡逻，山路险恶，有些地方需要借助绳
子才能行走，稍有不慎就会有跌落的危
险。我们哨点巡逻的范围虽然仅仅是
沿江两公里路程，但一个个突击队员就
像一座座立在祖国南卡江边的“活界
碑”。

我们值守的哨卡远离村寨，首先吃
就是一个问题，由于车辆没办法直接到
达，生活物资只能运送到永红村民小
组，然后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运回值守
点。由于路程遥远山坡陡峭，生活物资
只能四天送达一次。队员们都需要自
己做饭，每天到饭点时间，大家轮流做
饭，虽然没有佳肴，但队员们都说吃的
是另一种情怀，心里总是很充实。

在橡胶林哨卡里的每位值守人员，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缠绵情话，有的只
是一颗普通的心，心里装着美丽的憧憬
和祖国的安宁。这里，我们用脚步丈量
着祖国的边境，用铁肩担起守边卫国的
重任，用忠诚和担当，筑牢防疫屏障。
山里本该是清幽的净地，但山里的条件
比较艰苦，有人问起我们这种日子习惯
吗？能坚持吗？克服得了吗？大家总
是说虽然条件艰苦，但心里却是充实
的，能为祖国守好边、站好岗，就是无上
的光荣。

夜宿橡胶林哨卡，身前是国门，身
后是家园，倾听心流淌的声音，我仿佛
听到“镇守边关、视死如归”八个字在我
的血液里流淌。

我们期待疫情阴霾早日散去，相信
那时群山会更美、祖国会更美。

橡胶林中的哨卡点点相望，只为边
境山河无恙。

橡胶林中的抵边哨卡
▱李跃斌 文/图

已是岁末，科米谷寒意阵阵，满山的
树木，互相轩邈。早上的巡逻，颇为艰辛，
等到日出，太阳变得火辣，照射在卡点上，
庄严的党旗，顿感肃穆。阳光泼洒在树林
中，道路上，渲染出五彩霞光，不细看还以
为有道道彩虹呢。圣洁的大自然赐予大
地生机，让我们觉察到这美丽的存在。

相聚总有别离。科米谷卡点第五批
突击队员光荣地完成了守边任务，即将离
开他们坚守了一个月的“疫线岗位”。这
个季节秋荷还在，只是落尽芳华。早晨起
来，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在边境线上走走
停停，在陡峭的山路上来来往往。石头上
觅食的小虫，空中飞翔的鹰雀，以及逆行
的守边卫士，一同成为了这山中最称职的
守护者，他们要守护这深山里的风景，他
们要让这座山更灵动。

这段时间，来自市、县、乡的突击队员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勠力同心、严防死
守，在科米谷边境线上筑起坚不可摧的
“铜墙铁壁”。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在边
境战“疫”一线，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勇
做直面危险的“逆行者”、攻坚克难的“冲
锋者”、保护群众的“守卫者”，彰显了“镇
守边关、视死如归”的决心意志。

突击队员赵志宏说：一个月的守边生
活，让他倍感自豪，第一次巡边头顶烈日
时，虽然感受到边境线上寂静无比，只听
闻虫鸣鸟叫，但这些看似简单，甚至略显
寂寞的生活，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种无比的
神圣感。守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平凡
人”的自豪事。

如此静谧的环境里，望着眼前这一
切，他们的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树木交
映，看见日光一丝丝从缝隙中穿透而下，
又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让党旗在科米谷高高飘扬
▱李海波 文/图

（（普洱市文旅局供图普洱市文旅局供图））

镇守边关镇守边关 视死如归视死如归
筑牢边境疫情防控铜墙铁壁筑牢边境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暮色苍茫暮色苍茫，，夕阳最后的夕阳最后的
余晖笼罩着整个磨黑镇余晖笼罩着整个磨黑镇。。九九
妹站在磨黑河的桥头妹站在磨黑河的桥头，，单薄的单薄的
身上背着一个灰色的背包身上背着一个灰色的背包，，她又她又
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生她养她的磨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生她养她的磨
黑镇黑镇，，磨黑镇在暮色下如一位白发磨黑镇在暮色下如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苍苍的老人，，也正慈祥地看着她也正慈祥地看着她。。

她努力地竖着耳朵她努力地竖着耳朵，，想听清磨想听清磨
黑镇告别时的寄语黑镇告别时的寄语。。但磨黑镇很但磨黑镇很
安静安静，，磨黑河流动的水声可能是最磨黑河流动的水声可能是最
后的告别后的告别，，水声很缓水声很缓，，像在窃窃私像在窃窃私
语语，，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都敲击着她的内都敲击着她的内
心心，，无数个岁月里无数个岁月里，，她就坐在磨黑她就坐在磨黑
河岸边的石头上河岸边的石头上，，洗涤衣服洗涤衣服，，在清在清
凉的水中凉的水中，，敲一敲敲一敲，，捣一捣捣一捣，，时光在时光在
简单重复的动作中流逝简单重复的动作中流逝。。偶尔偶尔，，鱼鱼
儿会游到岸边儿会游到岸边，，从水中探出头来从水中探出头来，，
羞涩地望她一眼后羞涩地望她一眼后，，又悄然地离又悄然地离
开开，，在磨黑河清澈的倒影中在磨黑河清澈的倒影中，，她看她看
到自己一点点长大到自己一点点长大，，越来越像个大越来越像个大
人人，，她也期盼着自己能早些长大她也期盼着自己能早些长大，，
能分担一些家里的事务能分担一些家里的事务。。

她听着磨黑河的流水声她听着磨黑河的流水声，，想了想了
很多很多，，磨黑河似乎已经说了很多磨黑河似乎已经说了很多，，又又
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她收住思绪她收住思绪，，
望向余晖下望向余晖下磨黑镇的街道磨黑镇的街道，，走马转走马转
角楼的青瓦屋檐投在街道上角楼的青瓦屋檐投在街道上，，白色白色
的墙宛如放映着昨日的光影的墙宛如放映着昨日的光影。。在她在她
更小的时候更小的时候，，曾有无数马帮的马蹄曾有无数马帮的马蹄
子叩响着这些青色的石砖子叩响着这些青色的石砖，，时过境时过境
迁迁，，马蹄声渐远马蹄声渐远，，它像一个消失的记它像一个消失的记
忆忆，，但是今天但是今天，，她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她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仿佛又听到了马蹄声仿佛又听到了马蹄声，，一群马帮的一群马帮的
汉子吆喝着汉子吆喝着，，走过街道走过街道，，她似乎回到她似乎回到
了过去了过去，，自己靠在家门口自己靠在家门口，，用稚嫩又用稚嫩又
好奇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好奇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母亲靠母亲靠
着门口的墙着门口的墙，，为她讲述马帮的传奇为她讲述马帮的传奇
故事故事，，她每次都听得入迷她每次都听得入迷。。直到有直到有
一个傍晚一个傍晚，，母亲讲故事的话语渐渐母亲讲故事的话语渐渐
弱了弱了，，用虚弱的目光望着她用虚弱的目光望着她，，流下最流下最
后一滴遗憾的泪水后一滴遗憾的泪水，，永远闭上了眼永远闭上了眼
睛睛。。母亲逝世时母亲逝世时，，她还小她还小，，不明白死不明白死
亡意味着什么亡意味着什么，，她觉得母亲只是像她觉得母亲只是像
平时讲故事一样平时讲故事一样，，讲着讲着睡着了讲着讲着睡着了，，
只是这一次她睡得有些久只是这一次她睡得有些久，，或许某或许某
一天她还会醒来一天她还会醒来。。

但母亲没有醒来但母亲没有醒来，，和那些马帮和那些马帮
故事一起永远地消失了故事一起永远地消失了，，这些幼小这些幼小
时的记忆时的记忆，，以一种真切的方式刻在以一种真切的方式刻在
了她的心底了她的心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磨磨
得有些模糊得有些模糊，，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
忘记了马帮忘记了马帮，，忘记了母亲忘记了母亲，，可临走可临走
之际之际，，一切又如潮水一般涌上她的一切又如潮水一般涌上她的
心头心头，，她的心宛如被揪住了她的心宛如被揪住了，，一股一股
热泪就要夺眶而出热泪就要夺眶而出，，她想喊一声母她想喊一声母
亲亲，，声音到了喉咙声音到了喉咙，，又如一根刺又如一根刺，，让让
她憋了回去她憋了回去。。她用力地拉了一下她用力地拉了一下
身上有些沉重的背包身上有些沉重的背包，，抬起衣袖抬起衣袖，，
抹了一把眼角抹了一把眼角。。

““九妹九妹，，走了走了！！””不远处不远处，，九妹九妹
的大姐见的大姐见她没有跟上她没有跟上，，回头喊她回头喊她。。
可是九妹依然站在桥头发呆可是九妹依然站在桥头发呆，，还是还是
没有要走的意思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在等一个人她在等一个人，，
一个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阿一个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阿
兰兰。。阿兰比她大一岁阿兰比她大一岁，，她的她的邻居邻居。。
她俩一直走得很近她俩一直走得很近，，她们一起到磨她们一起到磨
黑河中捣衣服黑河中捣衣服、、洗头洗头、、为为彼此梳理头彼此梳理头
发……天长日久发……天长日久，，她和阿兰结下了她和阿兰结下了
很深的友谊很深的友谊，，她知道今日阿兰一定她知道今日阿兰一定

会 来会 来
送她送她。。

大大
姐 见 她姐 见 她
不 走不 走 ，，也也
没有催促没有催促，，
只是站在磨只是站在磨
黑河边默默黑河边默默
地等待着地等待着，，大大
姐甚至有种预姐甚至有种预
感感，，这一走这一走，，对九对九
妹而言妹而言，，或许是和或许是和
磨黑镇的最后分磨黑镇的最后分
别别，，她想就让九妹多她想就让九妹多
看一眼磨黑镇吧看一眼磨黑镇吧，，能能
多记住一些故乡的音多记住一些故乡的音
容笑貌容笑貌，，就多记住一些就多记住一些
吧吧。。

不多时不多时，，阿兰身影出阿兰身影出
现在了街道上现在了街道上，，夕阳的余光夕阳的余光
让阿兰的身影拉得很长很让阿兰的身影拉得很长很
长长，，她的脚步很快她的脚步很快，，连走带连走带
跑跑。。当阿兰见九妹还站在磨黑当阿兰见九妹还站在磨黑
河的桥头河的桥头，，总算松了口气总算松了口气，，至少至少
是赶上了是赶上了。。两个孩子站在磨黑河两个孩子站在磨黑河
的石桥上相见的石桥上相见，，阿兰注视着九妹秀阿兰注视着九妹秀
气的脸气的脸，，咬着牙齿问咬着牙齿问：：““你真的要走你真的要走
了了？？””九妹只是点点头九妹只是点点头，，她怕自己一她怕自己一
开口说话开口说话，，就忍不住流出眼泪来就忍不住流出眼泪来。。
阿兰走到九妹的跟前阿兰走到九妹的跟前，，从口袋里掏从口袋里掏
出七颗白色透亮的石头出七颗白色透亮的石头，，放在九妹放在九妹
手中手中，，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意说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意说：：““九九
妹妹，，拿去叠石子拿去叠石子，，我今天下午在磨我今天下午在磨
黑河边捡的黑河边捡的。。””九妹接过石子九妹接过石子，，捏在捏在
手中手中，，含着泪含着泪，，又点点头又点点头。。阿兰又阿兰又
说说：：““九妹九妹，，以后记得回来看我以后记得回来看我。。””

““好好！！””九妹忍不住开口了九妹忍不住开口了，，眼眼
泪也如雨珠一般不受控制地从她泪也如雨珠一般不受控制地从她
黑亮的眼睛中滚落黑亮的眼睛中滚落。。她小心翼翼她小心翼翼
地将七颗故乡的石子收入包中地将七颗故乡的石子收入包中。。
同时同时，，从包里掏出她和阿兰常用来从包里掏出她和阿兰常用来
梳头的红色木梳梳头的红色木梳，，她把木梳塞到了她把木梳塞到了
阿兰的手中阿兰的手中，，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该说什么，，她用她用
力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力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狠着狠着
心心，，转身就朝大姐的方向走转身就朝大姐的方向走。。走到走到
大姐身边大姐身边，，九妹又停下来九妹又停下来，，回头看回头看
了看站在桥头的阿兰了看站在桥头的阿兰。。此时此时，，阿兰阿兰
身后的磨黑镇在残阳中身后的磨黑镇在残阳中，，冒着一缕冒着一缕
缕的青烟缕的青烟，，仿佛也在和她挥手道仿佛也在和她挥手道
别别。。

““九妹九妹，，记得回来看我啊记得回来看我啊，，如果如果
你回不来你回不来，，我去看你我去看你。。””阿兰在远处阿兰在远处
挥着手道别挥着手道别。。在道别的声音中在道别的声音中，，磨磨
黑河的石桥下黑河的石桥下，，无数条鱼浮出水无数条鱼浮出水

面面，，目目
送九妹送九妹
离开离开，，当当
最后一缕最后一缕
残 阳 落 下残 阳 落 下
山后山后，，九妹九妹
和大姐的身和大姐的身
影彻底消失在影彻底消失在
了暮色中了暮色中，，只剩只剩
下阿兰独自一人下阿兰独自一人
站在磨黑镇的桥站在磨黑镇的桥
头头。。

这一别这一别，，阿兰再阿兰再
没有等到九妹没有等到九妹，，九妹九妹
也再没回过磨黑镇也再没回过磨黑镇，，这这
一别果真是诀别一别果真是诀别。。不不
过过，，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阿兰在电阿兰在电
影荧幕上见到了九妹影荧幕上见到了九妹，，此此
时时，，大家都喊银幕上的九妹大家都喊银幕上的九妹
为阿诗玛为阿诗玛。。


